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
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
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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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秦宏伟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咱矿山的“老工会”初识王文同， 还是在刚参加
工作的时候。 一天， 下班路上，
看到矿宣传橱窗装饰一新。 整洁
优美的矿区风景、 紧张忙碌的工
作场景、 生动活泼的矿工形象，
不看这些照片， 真不知道矿上还
有这么美的景色！ 旁边同事告诉
我， 这里大多数照片都是不远处
那个正在布置橱窗的小伙子拍
的。 真的么， 望着不远处那个身
材魁梧的年轻人， 我把目光再次
锁定到眼前的照片上， 只见落款
处写着： 作者———王文同。

心细如发的“总导演”

1993年王平村矿停产后， 王
文同被分配到木城涧矿工会负责
宣教部的工作， 由于工作表现突
出 ， 很快被任命为矿工会副主
席。 那时的他， 高高的个子， 黝
黑的脸庞， 走起路来总是风风火
火 ， 感觉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是
累， 精力总是那么的充沛。

全矿员工健身启动仪式是每
年矿工会工作的重头戏， 整个活
动的组织策划由王文同负责。 记
得那是建矿60周年， 启动仪式有
1600多人参与， 是规模最大、 参
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为了把启动
仪式圆满做好， 他多次组织矿三
坑井及各部门召开协调会， 从整
体安排到具体分工、 从道路交通

到秩序维持、 从主会场的场景布
置到奖品的发放都一一做了安
排 。 这还不够 ， 他还要跑到现
场， 看场地清理得如何， 看摄像
机的机位架设， 提醒保卫科人员
燃放花炮时要注意防火、 保证安
全……启动仪式当晚， 大家都没
有回家 ， 运动场存放了大量物
品， 需要有人值班， 他一边催大
家赶紧休息， 一边从衣架上摘下
一件外衣披在身上， 一个人到运
动场去了。 第二天早上6点， 当
大家不约而同走向运动场集合
时， 远远地就看到王文同正和几
个人挂横幅呢……

身先士卒的“普通员工”

今年， 昊华能源公司 “创新
超越杯 ” 羽毛球比赛由我矿承
办， 矿文化体育中心的女卫生间
已经多年不使用了， 里面堆放着
许多杂物。 大家把地面的杂物清
理后， 王文同拿来笤帚， 对着墙
壁上的尘土和蜘蛛网就扫了起
来， 顿时， 狭窄的卫生间内满是
灰尘 ， 正常人都呛得喘不过气

来， 何况他还患有严重过敏性鼻
炎。 只见他一边扫， 一边捂着口
鼻， 连续打起了喷嚏。 听到喷嚏
声， 同事们赶紧喊他： “主席，
快出来吧， 我们来扫”。 “别进
来， 马上就扫完了”。

每年的几个重要节日， 矿工
会都要把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插
满彩旗， 装点矿区的节日气氛。
去年十一过后， 大家准备把悬挂
在电线杆上的小彩旗都摘下来，
按照他的分工， 俩人一组， 他让
同事扶着梯子 ， 自己爬上电线
杆， 别看他胖胖的身体， 爬得还
挺快， 摘到五六个的时候， 几上
几下的他 ，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了， 喘气也有些粗了。 同事在下
面喊： “让我上去摘吧， 您下来
歇会儿。” “不行， 摔着了怎么
办。” 同事知道他有高血压， 这
样爬上爬下， 岂不是更危险。 但
无论同事在底下怎么喊叫， 他硬
是没有下来， 直到摘完。

“哑嗓” 之谜

那些年， 随着和谐矿区建设

的推进， 大型活动越来越多， 公
司和矿领导都希望通过举办大型
活动， 展示新时期京煤矿工的形
象。 大家都知道， 大型综合型活
动就像一个系统工程， 每一个程
序、 每一个环节甚至每一个人的
具体分工， 他都事无巨细， 亲历
亲为。 由于人员众多， 有时不是
太好管理， 而且每个细节都得想
到， 话说得多， 心里着急， 躺在
床上还在考虑第二天的工作安
排 。 特别是活动临近开始的几
天， 巨大的压力， 让他连续几天
睡不着觉， 顾不上喝水， 活动一
结束， 身体便 “抗议” 了， 先是
嗓子说不出话来， 严重时甚至还
得病一场。

如今， 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
年轻小伙已两鬓染霜， 回顾自己
三十余年的工作经历，王文同说：
“我是幸运的，一直从事着自己喜
欢的工会工作。” 他说自己没遇
到什么大的波折， 没取得过什么
突出的成绩， 甚至没有一件可以
拿出来炫耀的经历。 但是我想，
这不正是我们千万普通劳动者的
缩影吗？ 如果把我们强大的京煤
建设比做一座高耸的大厦， 他们
就像一砖一瓦，春去秋来、日月寒
暑、兢兢业业，始终默默地发挥着
一个京煤工会工作者、 一名普通
党员应该发挥的作用。

□陈淑杰 文/图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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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婆是妈妈的奶奶婆。 1972
年农历腊月廿九， 我呱呱落地来
到人世间 ， 是太婆第一个抱起
我， 像捧起宝贝一样当众宣布：
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曾孙女！

那时， 妈妈是陶瓷厂成型流
水线上的女工 ， 每天和泥巴相
伴， 陶土和泥在妈妈手上变成漂
亮的陶罐、 泥盆。 妈妈是劳模，
是成型流水线的产量冠军、 质量
标兵 。 是行业纪录的创造保持
者。 每天的工作很劳累， 这让年
近古稀的太婆成为我的代理妈
妈。 每天给我换洗尿布， 哄我入
睡。 那时， 生产女工的产假是55
天。 妈妈开始上班了， 太婆背起
我， 来到工厂的育婴休息室等待
妈妈来喂奶。 我长到六个月了，
太婆的奶瓶和她经历的故事就成
为哄我睡觉的最好方法。

1929年河南大旱， 16岁的太
婆逃荒闯关东到东北的磐石县，
投奔亲属。 被养父邓晓村收养。
养父在县城开办一间毛皮、 山货
的杂货店。 杂货店是抗日民族英
雄杨靖宇领导的， 是东北抗日联
军的秘密交通站， 负责收集日伪
军事情报 ， 为中共地下党传 递
秘 密 信 息 ， 为 抗 联 和 抗 日 游
击根据地提供军费、 粮食、 药品
等物资。

抗日英雄孟杰民和 “六君
子” 投笔从戎， 经常到杂货店开
会， 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太婆和他们慢慢熟悉了。 有一次
夜里太婆去撒传单、 贴标语的时
候， 被伪警察发现追赶。 太婆慌
乱之中拐进一个胡同里。 情况万
分危急， 这时候一个房门悄无声
息打开了， 一只手把太婆拉了进
去， 太婆刚要喊， 被一只手捂住
嘴。 太婆紧张惊恐抬头一看， 紧
张的心这才放下。 原来是抗日英
雄孟杰民的同学向杰。 躲过伪警
察的追捕， 太婆脸红心跳， 和心
爱的男人近距离接触这是第一

次。 后来， 太婆和向杰两个人到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领导的红石
砬抗日游击根据地送粮食 、 药
品， 逐渐加深革命感情。 养父母
看出其中的奥秘， 为18岁的太婆
和抗日战士向杰举行简单的婚
礼， 志同道合的两个人组成革命
家庭。

有一次， 抗日民族英雄孟杰
民和六君子到秘密交通站开会，
太婆独自一人赶大车给抗日游击
根据地送粮食、 药品。 回来的时

候， 远远望去， 发现秘密交通站
围着很多日本兵， 原来日本关东
军围剿抗日武装力量， 杂货店秘
密交通站被破坏了， 养父母和太
婆的丈夫向杰被捕壮烈牺牲。

机警的太婆带着七个月的身
孕逃到磨盘山村。 太婆正值青春
靓丽， 上门说媒的人很多。 为怀
念亲人， 咬牙关 、 挺腰杆 、 自
立门户 ， 生下遗腹子， 终生没
有再嫁。 辛苦教儿子读书和革命
道理 。 1946年儿子 16岁投身革
命，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 随军南下， 留在海南三亚
工作。

太婆留恋东北山水家乡， 继
续独自一人在东北生活。 为照顾
太婆的生活， 儿子把大孙子送回
到东北上学， 陪伴照顾太婆的生
活。 妈妈是太婆大孙子的同学，
幼小父母病逝。 命运相同的妈妈
和太婆一见如故， 太婆对妈妈特
别好。 妈妈从小缺少母爱， 就直
接叫太婆为奶奶。 妈妈和爸爸，
也就是太婆的大孙子恋爱结婚，
一年后生下了我。

我和太婆的感情胜过妈妈 。
我们俩的共同爱好就是读书。 太
婆用孔孟传统文化教我做人， 我
的学习、 品德很优秀， 顺利考上
大学参加工作。

数十年的风雨历程洒满了
艰辛 ， 展现了太婆坚强、 刚毅
的人生。

小学毕业， 本应该去离家三
四里外的一个中学读书， 可母亲
托人，硬是让我去了城里的中学。
城里的中学有着宽敞明亮的教
室， 尽管这样， 我还是不愿意在
城里读书。 那时我便开始逃课。

母亲每隔几天来看我一次，
每每问到学习是不是又进步了，
我总是愧疚地点点头。

那天， 学校自来水改造， 放
假两天， 这下我可高兴坏了， 总
算找到理由可以回家了。 可我刚
到家， 家里的大门紧锁， 我以为
母亲去了地里， 便跑到了地头，
并没看见母亲的身影。 看见前院
三婶在大门口倒水， 便问她。 三
婶说， 你咋还不知道呢， 你娘在
城里给楼房的外墙刷漆呢！ 我一
下子愣了， 才觉出这些日子母亲
看我的次数频繁了。

我跑回了学校， 有预感母亲
这天会来看我。 果然， 母亲真的
来看我了。 我看见母亲的手是刻
意洗过的， 仍然能看得出一层白
灰色的颜色。 母亲像往常一样，
问遍了， 心踏实了才走。 我转过
身，并没有回宿舍，而是偷偷地跟
着母亲。 母亲没有丝毫的察觉。

母亲来到一所大楼前， 麻利
地换上了斑斑点点的工作服， 先
系了绳索， 又系了安全带。 绳索
把母亲慢慢地吊起， 我的心也跟
着吊起， 直到吊到大楼的顶端。
母亲就在楼体的外墙晃悠， 吃力
地用滚刷蘸一下涂料， 便刷一下
外墙。 晃晃悠悠的她， 悬在了半
空中。 我几次想叫她下来， 还是
忍住了。 刷外墙的都是男人， 只
有母亲一个女性。 母亲的速度很
快， 也很卖力， 不时地抹一下额
头的汗珠。 我突然想哭， 想我逃
学怎么能对得起这么操劳的母
亲 ， 她像个蜘蛛人似的爬上爬
下， 使我的心随着她的起伏紧揪
着， 一刻也未曾停下来。

下午的阳光比正午还毒， 火
辣辣地烤在母亲的身上， 母亲全
然不顾， 精力集中在刷涂料上。
我怕母亲看见， 几次想离开， 几
次不忍离开， 怕一离开会有什么
意外。 直到天色渐晚， 收了工，
母亲连衣服都没换， 拖着一身的
疲倦， 骑着自行车走了。

回到宿舍， 我第一次认认真
真地看起了书，把不会的圈点上。
初中三年每当我懈怠和厌倦时，
总能想起悬在半空中的母亲， 母
亲为了我 ， 和男人一样顶着烈
日， 像一个蜘蛛似的在楼体外爬
上爬下，想到这，全然没了懈怠和
厌倦。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如愿
地考上了一所中专。 这一切， 我
最应该感谢母亲， 是母亲给了我
学习的信心和不懈的力量。

我的太婆 半空中的
母亲
□朱宜尧 文/图


